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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晉是法國來華耶穌會士中非常特殊的一個人，他寫了近百萬字的中文、
拉丁文和法文的《易經》研究手稿，但全部沒有發表。白晉的《易經》
研究繼承了衛匡國、柏應理等耶穌會來華傳教士的《易經》研究傳統，並
在此基礎上向深度展開，開創新的理論。此外，禮儀之爭所留下的思想問
題、耶穌會內部的爭論和康熙皇帝與白晉的關係，也是白晉研究《易經》
的原因和動力。

關鍵詞  《易經》；白晉；禮儀之爭；耶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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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白 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
是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中 中 文 程 度 最 好、 對《 易 經 》
研 究 成 果 最 多 的 人。 雖 然 因 為 耶 穌 會 內 部 的 爭
論， 他 留 下 的 大 約 幾 十 萬 字 的 中 文《 易 經 》 研
究 手 稿 長 期 放 在 梵 蒂 岡 圖 書 館 無 人 問 津， 他 寫
下 的 幾 十 萬 字 的 拉 丁 文 和 法 文 的 手 稿 與 書 信 也
靜 靜 地 存 放 在 羅 馬 耶 穌 會 檔 案 館 等 處， 但 他 的
《 易 經 》 研 究 卻 無 疑 是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史 上 最 重
要的思想成果。

白 晉 為 何 會 將《 易 經 》 作 為 自 己 研 究 的 重
點？ 面 對 耶 穌 會 內 部 的 壓 制， 為 何 他 仍 堅 持 不
懈 地 寫 下 了 幾 十 萬 字 的《 易 經 》 研 究 手 稿？ 本
文將對白晉研究《易經》的動機展開初步研究。

一、早期來華耶穌會士的《易經》研究
對白晉的影響

在 白 晉 從 事《 易 經 》 研 究 以 前， 西 方 人 早
在 十 六 世 紀 以 後 興 起 的 介 紹 中 國 文 化 的 浪 潮 中
已 開 始 注 意 到《 易 經 》， 它 在 西 方 的 傳 播 也 成
為了“中學西傳”的重要內容。西班牙人門多薩
（Juan Gonzáález de Mendoza, 1545–1618）
在《中華大帝國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la China ）中就曾提到伏羲，
又講到占卜和各類迷信，但並未講到人們以《易
經》來占卜吉凶，預示未來。1 利瑪竇在談到《易
經》的內容時曾說：“《易》曰：‘帝出乎震’。
非天之謂，蒼天者，抱八方，何能出於一乎？”2

這 說 明 他 曾 讀 過《 易 經 》， 並 能 夠 熟 練 地 引 用
其 中 的 內 容。 甚 至 當 時 的 理 學 家 鄒 元 標 曾 給 利
瑪竇寫信，談學《易經》一事：

令門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學行中

國，此其意良厚。僕嘗窺其奧，與吾國聖

人語不異。吾國聖人及諸儒發揮更詳盡無

餘，門下肯信其無異乎？中微有不同者，

則習尚之不同耳。門下取《易經》讀之，

乾即曰統天，敝邦人未始不知在，不知門

下以為然否？ 3

那 麼， 誰 是 向 西 方 介 紹《 易 經 》 的“ 第 一
人 ” 呢？ 筆 者 基 於 目 前 讀 到 的 文 獻 資 料， 認 為
此人應是明末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曾德昭。 4

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 1586–1658），
字繼元，葡萄牙人。他自萬曆四十一年（1613 年）
入華， 在 南 京 學 習 漢 文 並 傳 教， 其 時 取 漢 名
“ 謝 務 祿 ”。 數 年 後， 他 在 南 京 教 案 中 與 高
一 志（ 又 名 王 豐 肅，Alfonso Vagnone，
1566—1640）一 同 被 謫 居 澳 門，直 到 16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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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入內地傳教，並將“謝務祿”一名改為“曾德
昭 ”。5 1641 年， 曾 德 昭 所 著 的《 大 中 國 志 》
（Relat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 
Cina ）在馬德里以葡萄牙文出版。 該書在出版
後 被 譯 為 多 種 文 字， 並 在 西 方 得 到 廣 泛 傳 播。
曾 德 昭 在《 大 中 國 志 》 中 介 紹 儒 家 思 想 和 其 經
典著作時提到了《易經》：

這些書的第一部叫做《易經》，論述

自然哲學及事物的盛衰，也談到命運，即

從這樣和那樣的事情做出預測，還有自然

法則，用數字、圖像和符號表示哲理，把

這些用於德行和善政。6

此 外， 意 大 利 傳 教 士 衛 匡 國（Mart in 
Mart in i ,  1614–1661）也是西方早期漢學的奠
基 人 物 之 一。 他 於 1654 年 在 科 隆 發 表 的《 韃
靼戰紀》（De Bel lo Tartar ico Histor ia ），
以 及 1655 年 在 阿 姆 斯 特 丹 發 表 的《 中 國 新 地
圖 志 》（Novus at las Sinensis ） 都 在 西 方
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他在另一部於 1658
年 在 慕 尼 黑 出 版 的 關 於 中 國 的 史 學 著 作《 中 國
上 古 史 》（Sinicææ  Histor iææ Decas Prima: 
Res àà  Gentis Origine ad Christum Natum 
in  Ext remââ  As ia ,  s ive  Magno S inarum 
Imperio Gestas Complexa ）7 中 就 講 到 了
《 易 經 》， 這 部 書 也 是 西 方 第 一 部 有 關 中 國
上 古 史 的 著 作。 美 國 漢 學 家 孟 德 衛（David 
Mungel lo）認為：“衛匡國在《中國上古史》
中 繪 製 了 六 十 四 卦 插 圖， 這 是 歐 洲 書 籍 中 最 早
出現的六十四卦插圖或插圖之一。” 8

衛 匡 國 十 分 重 視《 易 經 》， 他 認 為 這 是 中
國 最 古 老 的 書， 並 且 依 據 中 國 上 古 史 的 年 表 和
事實對《易經》的基本內容作了介紹。他認為：

從根本上來說，“陰”代表着隱蔽和

不完整，“陽”代表着公開和完整。遵循

生長和衰敗的規律，從“陰”“陽”又生

出八卦，分別代表着天、地、雷、山、火、

雲、水和風。從八卦又生出六十四卦。9

在 衛 匡 國 看 來，《 周 易 》 與 數 學 知 識 高 度
一 致， 表 明 了 他 將《 易 經 》 從 一 般 的 書 籍 提 升
至 一 種 更 為 抽 象 的 普 遍 性。 他 提 出《 易 經 》 是
中 國 第 一 部 科 學 數 學 著 作， 並 通 過 對《 易 經 》
的 研 究 得 出 結 論： 中 國 古 代 的 哲 學 家 大 都 認 為
所 有 事 物 都 是 從 混 沌 開 始 的， 精 神 的 現 象 是 從
屬 於 物 質 的 東 西 的。《 易 經 》 就 是 這 一 過 程 的
典型化。

總 體 而 言， 衛 匡 國 在“ 易 學 西 傳 ” 中 的 重
要貢獻有二：

第一，衛匡國第一次向西方指出伏羲是《易
經》最早的作者。他說伏羲作為最早使用“易”
的 人， 並 不 像 現 在 的 人 那 樣 把《 易 經 》 看 成 數
學 模 式， 而 是 把 它 作 為 星 占 學。 關 於《 易 經 》
的 作 者 是 誰， 歷 代 都 有 不 同 說 法。《 周 易· 繫
辭 下 》 說：“ 古 者 庖 犧 氏 之 王 天 下 也， 仰 觀 象
於天，府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他之宜，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10《漢書·藝文志》
稱“人更三聖”，11 認為伏羲氏畫八卦，周文王
演 伏 羲 八 卦 為 六 十 四 卦， 並 作 卦 辭 和 爻 辭， 而
孔子則作傳以解經。

雖然有近人質疑“文王演掛”之說，但“伏
羲 畫 卦 ” 說 仍 為 大 部 分 學 者 所 接 受， 衛 匡 國 也
基 本 接 受 了 中 國 的 傳 統 說 法。 確 定《 易 經 》 的
作 者 對 西 方 讀 者 來 說 是 一 件 十 分 重 要 的 事， 而
衛匡國介紹《易經》的價值之一亦在於此。

第 二， 衛 匡 國 向 西 方 讀 者 初 步 介 紹 了《 易
經 》 的 基 本 內 容。 他 解 釋“ 陰 ” 代 表 着 隱 蔽 和
不 完 全，“ 陽 ” 代 表 着 公 開 和 完 全，“ 陰 ” 和
“ 陽 ” 兩 種 符 號 相 結 合 構 成 了 八 個“ 三 重 的 符
號”（Teigrams）；這八個由“陰”和“陽”
構成的“三重符號”分別代表着天、地、雷、風、
水、 火、 山、 澤； 這 八 個 符 號 反 覆 相 變 又 產 生
出 六 十 四 種“ 六 線 形 ”（Hexagram）， 它 們
分 別 象 徵 和 預 示 着 自 然 和 社 會 的 各 種 變 化 與 發
展。 尤 其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衛 匡 國 在 這 本 書 中 第
一 次 向 歐 洲 公 佈 了 六 十 四 卦 圖， 從 而 使 西 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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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易 經 》 有 了 直 觀 的 認 識。 此 圖 要 比 1687
年 柏 理 應（Phil ippe Couplet, 1623–1693）
等 人 在《 中 國 哲 學 家 孔 子 》（Confucius 
S i n a r u m  P h i l o s o p h u s  s i v e  S c i e n t i a 
Sinensis Lat ine Exposita ） 一 書 中 所 發 表
的六十四卦圖早了 27 年，它們的不同之處還在
於柏理應在其書中標出了其中六十掛的卦名。

儘 管 在 中 國 學 者 看 來， 衛 匡 國 的 用 語
似 乎 不 太 準 確， 但 實 際 上“ 陰 爻 ” 和“ 陽
爻 ” 的“ 爻 ”； 八 卦 的“ 卦 ” 及 八 卦 的 卦 名

“乾”“坤”“震”“巽”“坎”“離”“艮”“兌”
在 當 時 西 方 語 言 中 還 找 不 到 相 應 的 詞 彙。 較 好
的《易經》西方譯本是在二百多年以後，由德國
人 衛 禮 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所 完 成， 但 衛 匡 國 作 為 首 位 把 八 卦、 六 十 四 卦
等《 易 經 》 基 本 內 容 及 六 十 四 卦 圖 介 紹 到 西 方
的人，確實功不可沒。 12

《 中 國 哲 學 家 孔 子 》 是 儒 家 著 作 西 譯 的 經
典，柏應理在該書的序言部分稱《易經》是《中
國哲學家孔子》的一個亮點。13 首先，他介紹了
《 易 經 》 中 的 陰 陽 兩 卦（ 圖 1）， 然 後 列 出 了
由 陰 陽 兩 爻 所 產 生 的 四 種 圖 像（ 圖 2）。 接 下
來，他列出了八卦的圖像（圖 3），且根據八卦
又列出了八卦方位圖（圖 4），最後又列出了一
幅六十四卦圖（圖 5）。關於八卦圖的圖式，一
般有朱熹作和蔡元定作兩種說法（圖 6），從柏
應 理 所 介 紹 的 圖 式 來 看， 很 可 能 是 來 自 朱 熹 所
作的八卦次序圖。 14

柏 應 理 對《 易 經 》 的 介 紹 在 國 人 看 來 似 乎
只 是 很 簡 單 的 常 識， 但 如 果 將 其 放入西 方 漢 學
的 歷 史 過 程， 就 可 以 顯 示 出 其 學 術 的 價 值。 在
此 之 前 雖 然 門 多 薩、 曾 德 昭 在 西 方 初 步 介 紹 過
《易經》，特別是衛匡國在《中國哲學家孔子》
出版前 27 年就在他的《中國上古史》中介紹了
《易經》的六十四卦圖，15 但像柏應理這樣詳細
地 從 兩 爻 開 始， 進 而 從 四 象 到 八 卦， 一 步 步 地
介 紹， 最 後 畫 出 六 十 四 卦 圖， 這 在 西 方 是 第 一
次。 也 就 是 說， 衛 匡 國 從 文 字 上 已 經 初 步 介 紹
了《 易 經 》， 而 柏 應 理 則 從 圖 像 上 全 面 介 紹 了

圖 1. 陰陽兩卦（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2. 四象（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3. 八卦（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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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八卦方位圖（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 易 經 》， 這 是《 中 國 哲 學 家 孔 子 》 一 書 的 貢
獻所在。 16

以 上 這 些 早 期 來 華 的 耶 穌 會 士 所 做 的 研 究
對白晉產生了影響。特別是《中國哲學家孔子》
在 巴 黎 出 版 後， 白 晉 在 神 學 院 讀 到 了 這 本 書。
受 到 早 期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的 著 作 影 響， 白 晉 很 早
就 開 始 研 究 中 國 文 化， 17 他 於 1697 年 返 回 法
國，在巴黎講演時就說：

中國哲學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圖或

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同樣完美。《易經》這

本書蘊含了中國君主政體的第一個創造

者和中國第一位哲學家伏羲的（哲學）原

理。18

這 說 明， 白 晉 此 前 就 曾 讀 過《 易 經 》， 並 認 識
到《 易 經 》 在 中 國 文 化 中 的 地 位。 白 晉 在 六 年
後，亦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就寫出了研
究 中 國 典 籍 的 著 作《 天 學 本 義 》。 19 他 在《 天
學本義》自序中說：“秦始皇焚書，大易失傳，
天 學 盡 失。” 20 故 此， 他 著 書 的 目 的 就 在 於 恢
復 天 學。 這 本 書 的 上 卷 是“ 擇 其 小 經 文 論 上 天
奧 妙 之 大 要 ”， 其 下 卷 是“ 擇 集 士 民 論 上 天 公

俗之語”，21 如韓琰在給白晉《天學本義》所寫
的序言中說：“此書薈萃經傳，下及方言俗語，
其 旨 一 本 於 敬 天。” 22 此 時， 白 晉 研 究 的 內 容
已 經 涉 及 到《 易 經 》， 但 尚 未 把 注 意 力 完 全 集
中在《易經》的研究上。

可 見， 白 晉 研 究《 易 經 》 是 受 到 早 期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著 作 的 影 響， 他 的 研 究 是 繼 承 了 他 的
前輩對《易經》研究的傳統，也是他切入《易經》
研究的基本原因。

二、“禮儀之爭”是白晉投入《易經》研究的
直接原因

白晉於 1687 年入華，他並未參與早期耶穌
會內部的爭論（如嘉定會議等），23 但當 1693 年
閻 璫 （ C h a r l e s  M a i g r o t ,  1 6 5 2–1 7 3 0 ）
在 福 建 作 為 宗 座 代 牧 主 教（Apostol ischer 
Administrator） 發 佈 禁 止 中 國 教 徒 實 行 中 國
禮 儀 的 禁 令 時， 白 晉 已 在 中 國 生 活 了 六 年。 閻
璫 的 禁 令 及 其 引 發 的“ 禮 儀 之 爭 ” 成 為 白 晉 研
究《易經》的最直接原因。

閻璫在禁令的第一條和第六條中指出：

1. 在我們整個代牧區，我們嚴格禁
止散播大量這類似是而非、錯誤百出的

言論或文字。除了在某種不規範的語言

之外，不要用中文表達無法表達的歐洲

名詞。我們宣佈真神為天主（天上的主

人），這已經是用了很久的名稱了。另外

兩個漢詞⸺天和上帝（最高的皇帝）應

完全取消。

……

6. 我們注意到有些在口頭上，或者
在書面上流行着的一些說法，正把粗心的

人引向錯誤，甚至為迷信打開方便之門。

例如，中國人教授的哲學，如正確加以

理解並沒有甚麼和基督教教規相違背的；

古代的賢人用“太極”這詞把天主解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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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六十四卦（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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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切事物的緣由；孔子像神靈所致的

敬意其世俗意義更甚於宗教意義；中國的

《禮記》（有關中國所有的習俗和禮儀的

書）無論對自然界還是道德修養都是一部

接觸學說的集大成之作。24

閻 璫 的 這 個 禁 令 徹 底 地 否 認 了 耶 穌 會 利 瑪 竇 所
制 定 的“ 合 儒 易 佛 ” 的 傳 教 路 線， 文 化 適 應 政
策 受 到 了 閻 璫 的 嚴 厲 的 批 判。 這 件 事 對 白 晉 產
生 了 重 大 的 影 響， 因 為 此 時 的 白 晉 已 經 按 照 利
瑪 竇 的 路 線 在 中 國 生 活 了 六 年， 他 對 中 國 文 化
已經有初步的認識。西方要如何理解以《易經》
為 核 心 的 中 國 古 代 的 經 典， 這 些 典 籍 中 是 否 包
含 了 與 基 督 教 思 想 一 致 的 內 容， 以 及 如 何 理 解
“ 太 極 ” 這 個 概 念？“ 禮 儀 之 爭 ” 迫 使 白 晉 必
須回答這些問題。 25

1700 年 11 月 8 日， 白 晉 在 給 萊 布 尼 茨
（Gottfr 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61）
的 信 中 明 確 地 訴 說 了 他 對 閻 璫 的 不 滿， 並 表 達
了 他 對 中 國 古 代 學 說 的 敬 仰， 提 出 要 研 究 包 括
《易經》在內的中國古代文本。他說：

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傳教士們為了

圖 6. 八卦圖圖式（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使中國人皈依基督教，應該竭盡一切聰明

才智利用最好的時機學習中國典籍，而不

是像閻璫（Maigrot）先生以及現在德・
科農（de Conon）閣下那樣強制性地讓
人了解從孔子時代開始的中世紀哲學家，

這些哲學大多數已經失去了伏羲學說的原

則，也就是說失去了他們神聖合理的哲學，

而且幾乎全部失去了對真神、對他們最早

祖先敬奉真神的真正崇拜的清楚認識。

我認為，不應該只致力於證明中國自

古以來的所有宗教只是純粹的迷信和徹

底的無神論，這只是從一方面論證，而

且拿這整個民族做我們歐洲所謂無神論

者的範本是沒有依據的，更何況長久以來

這個民族在各方面一直走在亞洲前列。從

中國人的角度來看，若強迫他們放棄閻璫

先生認為是迷信和偶像崇拜的一切禮儀

活動和傳統習俗，這不僅對這個民族不公

正，也為傳教事業設置了幾乎不可逾越的

障礙，甚至可能會毀掉一個多世紀以來傳

教事業所取得的成就。幾個月來此事對整

個基督教會的影響幾乎是致命的，親身體

驗了這種混亂局面之後，閻璫先生應該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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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認識到了這一點。

因此我認為，不能選擇這條背離了教

宗、聖修會諸位高級教士、宗座代牧主教

大人們以及全體傳教士目標的途徑。我覺

得最合理、最保險、最有效的方法是：所

有傳教士致力於讓中國人具體明白他們

現代哲學中的謬誤和矛盾之處，循序漸進

地讓他們回歸到伏羲合理而正確的哲學

的可靠原則之上，這才是有如神助般自然

而簡單的方法。伏羲是他們最初的師祖，

這個因伏羲而更加偉大的民族習慣於追

尋正義的理性之光，如果他們了解到這個

合理的轉變對他們來說沒有甚麼可恥的，

相反會讓他們更接近他們古老而純正的

學說，更貼近他們歷來那麼崇拜的師祖，

他們就會更容易相信我們的話。

通過這條和緩而有效的途徑除掉一切

哲學家心中阻擋基督教的障礙之後，他們

很容易就會欣賞地，最終是歡悅地聆聽我

們信仰的崇高教義，以及福音的神聖箴

言，並因此對傳教士們表示尊重，仿佛這

是來自上天的學說，使他們哲學的自然真

理與他們道德的純潔最大程度地完美起

來。26

這 裡 白 晉 提 出 只 有 循 序 漸 進 地 回 歸 到 伏 羲 的 合
理 而 正 確 的 哲 學 原 則 之 上， 才 能 解 決 來 華 傳 教
士 內 部 的 分 歧， 回 到《 易 經 》 才 是 解 決 這 場 爭
論 的 自 然 而 簡 單 的 方 法。 因 為， 他 認 為 伏 羲 是
中國人的最初的師祖，伏羲那裡有着理性之光。
只 有 認 真 研 究《 易 經 》， 才 能 化 解 來 華 傳 教 士
之間的分歧，解決禮儀之爭帶來的問題。

幾 年 後 他 已 經 有 了 具 體 的 研 究 成 果， 並 把
這 些 成 果 和 中 文 典 籍 文 獻 翻 譯 成 拉 丁 文 寄 回 法
國。1707 年 他 在 給 法 國 郭 弼 恩（Charles le 
Gobien, 1653–1708）的信中說：

1. 一份新的中文詩篇以及我親手翻
譯的，帶着些許塗改的拉丁文版本。這是

一個有力的證明，證明古代的中國人以及

現代人（我是說那些最機靈的）曾經認識

到真正的上帝。在這篇文字的結尾處，我

將以顯著的方式展示出他們甚至在古代

的時候對三聖一體的奧秘有過不同的理

解，而三聖一（Deus Trinus et unus）
曾經是古代國王們崇拜的對象。如果在澳

門或是其他地方可以使人複製一份清晰

的抄本，我將十分希望您能將其出示給我

們尊敬的總會長大人，甚至出示三聖那篇

文章給教皇陛下。

2. 在這個包裹中有兩本書，一本是
中文的，一本是其拉丁文翻譯版。我在這

本書中，以令人無可置疑的方式證明了中

國經典古籍的作者，以及隨後的皇家講疏

《日講》27（Ge Kiam）的作者們都知道
上帝的主要象徵，並且明確地講述過。28

白 晉 在 這 裡 表 達 了 他 希 望 通 過 研 究《 易 經 》 來
重 新 理 解 中 國 文 化， 並 且 以 興 奮 的 口 吻 向 朋 友
介 紹 了 自 己 的 研 究。 白 晉 顯 然 是 想 走 一 條 類 似
利 瑪 竇 那 樣 的 調 和 之 路， 通 過 研 讀 中 國 文 化 經
典，發現其與基督教相融合之處。

禮 儀 之 爭 發 生 後， 如 何 看 待 利 瑪 竇 所 確 立
的 文 化 適 應 政 策 成 為 爭 論 的 焦 點。 利 瑪 竇 對 中
國 文 化 採 取 了 求 同 存 異 的 方 式， 來 化 解 矛 盾。
他 通 過 崇 先 儒， 肯 定 上 古 時 期 中 國 的 上 帝 信 仰
和 基 督 教 的 上 帝 信 仰 的 一 致 性， 來 說 明 基 督 教
宗 教 與 中 國 文 化 的 共 同 點。 但 利 瑪 竇 路 線 的 調
和 主 義， 實 際 上 只 是 掩 蓋 了 矛 盾， 並 未 解 決 矛
盾。 如 果 回 應 以 閻 璫 為 代 表 的 托 缽 修 會 對 耶 穌
會 的 質 疑， 僅 僅 強 調 合 儒 是 遠 遠 不 夠。 白 晉 希
望 從《 易 經 》 中 找 到 中 華 文 化 和 基 督 宗 教 文 化
是 完 全 一 體 的 文 化， 這 樣 就 可 以 徹 底 反 擊 閻 璫
等 人 對 耶 穌 會 路 線 的 攻 擊， 同 時， 也 可 以 徹 底
說 服 中 國 信 徒， 使 耶 穌 會 的 傳 教 事 業 有 了 一 個
更 為 堅 實 的 理 論 文 化 基 礎。 由 此， 白 晉 開 始 了
他 長 達 二 十 餘 年 的《 易 經 》 研 究。 白 晉 的 價 值
在於，他是當時唯一面對這種文化差異和衝突，
並 試 圖 突 破 這 種 文 化 衝 突 的 人， 他 沿 着 利 瑪 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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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開闢的索隱思想大大向前推進了。不可否認，
儘 管 白 晉 仍 是 站 在 基 督 教 一 元 論 的 基 礎 上 來 解
決 問 題， 但 他 的 索 隱 主 義 是 當 時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中一種有擔當、敢於面對現實的思想。

禮 儀 之 爭 開 啟 了 白 晉 在 理 論 上 的 創 新， 索
隱派開始有了實質性的發展。

三、康熙帝的支持是白晉研究《易經》動力之一

白 晉 作 為 康 熙 帝 的 西 學 老 師， 兩 人 之 間 有
着 較 為 密 切 的 關 係， 白 晉 的《 易 經 》 研 究 從 一
開 始 就 是 與 康 熙 帝 互 動 而 展 開 的。 康 熙 對 白 晉
的《易經》研究的支持有兩個原因。

其 一，《 易 經 》 中 的 象 數 道 理 和 數 學 有 一
定 的 關 係， 而 康 熙 安 排 白 晉 研 究《 易 經 》 時，
正 是 他 對 數 學 感 興 趣 的 時 候。 在 梵 蒂 岡 圖 書 館
所 藏 的 文 獻 中， 就 有 一 份 白 晉 研 究《 易 經 》 的
日 程 表 及 康 熙 讀 了 白 晉 的 研 究 論 文 後 的 御 批，
其 主 要 內 容 就 是 在 交 流《 易 經 》 所 包 含 的 數 學
問題：

二十四日。進新改了的釋先天未變之

原義一節，又釋河洛合一，天尊地卑圖，

為先天未變易數象圖之原一本，並《曆法

問答》《定歲實法》一本，交李三湖呈奏。

奉旨：朕俱細細看過了，明日伺候。欽此。

二十五日呈覽。上諭：爾等所譯之書

甚好了，朕覽的書合於一處，朕所改已

上，所謂地形者之處，可另抄過送上。

七月初四日。呈御筆改過的《易經》，

並新得第四節，釋天尊地卑圖，為諸地形

立方諸方象，類於洛書方圖之原，及大衍

圖一張，進講未完。上諭：將四節合定一

處，明日伺候。欽此。

初六日，呈前書並新作的釋天尊地卑

圖，得先天未變始終之全數法圖二張，進

講。上諭王道化，白晉作的數甚是明白，

難為他，將新作的天尊地卑圖，得先天未

變始終之全數法並圖留下，《易經》明日

伺候。欽此。

初七日，進大衍圖。上諭：將大衍圖

留下，朕覽，爾等另畫一張，安於書內，

欽此。諭爾等俱領去收看，欽此。

十二日，進講類洛書耦數方圖之法一

節，圖一張，呈覽。上諭：將耦數方圖之

法與前日奇數之法合定一處，爾等用心收

看，欽此。本日御前太監葉文忠奉旨取

去原有御筆寫類書方圖奇數格一張，並耦

數方圖一張。傳旨，照此樣多畫幾張。欽

此。本日畫的奇數方圖格二張，教太監李

三湖呈上，留下。

王道化謹奏初九日恭接得上發下大學

士李光地奏摺一件，並原圖一幅，說冊一

節與白晉看。據白晉看，捧讀之下稱，深

服大學士李光地，精通易理，洞曉曆法。29

白晉在 1714 年的一封信中說也講了這一點：

大約四年前，中國的皇帝交給我一項

極其艱巨的任務，要求我描述中國一切書

籍中最古老和重要的《易經》中早已被遺

忘的學說，復原出它的原理。不止是我一

人很早就清楚認識到，它與基督律法的原

理幾乎完全吻合，此外還有更多其他熟讀

中國書籍的法國耶穌會士，其中特別是傅

聖澤神父和馬若瑟神父，他們應皇帝陛下

之召入宮輔助我，通過自己的研究發現了

同我一致的結論。我至今一直如此繁忙，

以至於在這段時間裡，即使有這樣或那樣

重要的事催促我應該去寫，但我完全未得

空來給最為尊敬的神父您寫信。30

這說明，由於白晉曾給康熙教授過《幾何原本》
數 學 著 作， 兩 人 在 數 學 上 有 互 動。《 易 經 》 所
包 含 的 象 數 道 理 與 數 學 有 着 直 接 的 關 係， 康 熙
希望通過白晉對《易經》的研究來說明其中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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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內容，進而為他的“西學中源”說提供支撐。31

其 二， 康 熙 希 望 通 過 安 排 白 晉 研 究《 易
經 》， 解 決 傳 教 士 因 禮 儀 之 爭 所 產 生 的 分 歧。
康熙安排白晉研究《易經》的時間點，正是“禮
儀 之 爭 ” 激 烈 之 時， 介 乎 多 羅 特 使 和 嘉 樂 特 使
來 華 之 間。 這 時 的 康 熙 和 羅 馬 教 廷 關 係 緊 張，
他 開 始 考 慮 對 在 華 傳 教 士 應 有 一 個 統 一 的 政 策
和要求。在此背景下，康熙讓白晉研究《易經》
且 在 各 方 面 給 予 支 持， 顯 然 不 僅 是 簡 單 的 個 人
興 趣 原 因。 康 熙 想 通 過 白 晉 的《 易 經 》 研 究 給
傳教士樹立榜樣，讓他們遵守“利瑪竇規矩”，
使 他 們 知 道“ 欲 議 論 中 國 道 理， 必 須 深 通 中 國
文 理， 讀 盡 中 國 詩 書， 方 可 辯 論 ” 32。 這 是 康
熙在“禮儀之爭”中與羅馬教廷政策展開鬥爭，
爭 取入華 傳 教 士 按 其 規 定 的 路 線 在 中 國 生 活、
傳 教 的 重 要 政 治 舉 措。 關 於 這 一 點， 康 熙 在 幾
次諭批中也說得很清楚。康熙五十年（1711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康 熙 在 讀 了 白 晉 的 手 稿 後 說：

“覽博津引文，甚為繁冗。其中日後如嚴黨（引
者 註： 閻 璫 ）、 劉 英（ 引 者 註： 劉 應 ） 等 人 出
必 致 逐 件 無 言 以 對。 從 此 若 不 謹 慎， 則 朕 亦 將
無法解脫，西洋人應共商議，不可輕視。”33

正 是 由 於 康 熙 帝 的 支 持， 白 晉 才 得 以 長 時
間在宮中展開《易經》研究。回應康熙的期待，
也 成 為 白 晉 堅 持 研 究《 易 經 》 的 重 要 動 力 和 原
因。

四、回應紀理安的壓制是白晉堅持《易經》
研究的原因之一

白 晉 的《 易 經 》 研 究 在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內
部 也 產 生 了 分 歧， 而 當 時 的 在 華 耶 穌 會 士 負
責 人 德 國 耶 穌 會 士 紀 理 安（Ki l ian Stumpf,  
1655–1720）認為白晉的研究和思路完全違背
了 上 司 的 要 求。 34 兩 人 產 生 了 嚴 重 的 衝 突 和 矛
盾。

紀 理 安 對 白 晉 研 究《 易 經 》 的 粗 暴 干 涉，
使 白 晉 心 中 十 分 不 滿。 因 為 他 們 甚 至 要 求 白 晉
所 有 上 送 給 康 熙 帝 的 研 究《 易 經 》 的 文 獻 都 要

先 提 交 給 他 來 審 核。 圍 繞 着 白 晉 研 究《 易 經 》
的 爭 論， 使 得 耶 穌 會 內 部 的 矛 盾 已 經 完 全 公 開
化， 並 且 鬧 到 了 康 熙 帝 那 裡。 白 晉 在 1712 年
11 月 20 日的一封信中，對紀理安表達了不滿。

然而，我們之中有一些人對中國書籍

知之甚少，缺乏理解象形文字奧秘所必要

的知識，在對其基礎都不了解的情況下激

烈地反對這一體系，試圖全力阻撓其完

成。他們訴諸上級，而上級則出於恐懼自

己臆想而成的荒唐不合適之處而反對我，

他們甚至利用神聖的服從之美德使上級

下達大量指示以限制我，其結果主要就

是，他們剝奪我用取自中國真實傳統的可

靠依據向皇帝陛下本人展示基督律法之

重要奧秘的自由。最後他們甚至訴諸皇帝

陛下，他曾命人將我在書中發現的這一體

系的完整學說呈上，然而要想輕易欺騙這

樣一位如此博學和英明的統治者是不可

能的，因此他們從未成功。而且，反對我

們這一體系的同事們所提出的批評毫無

助益，除非能說明他們如何與中國傳統的

評價者旗鼓相當或是更勝一籌，並更能使

皇帝陛下在已有的對前述體系之可靠性

的認同下得以信服。此前他們還言之鑿鑿

地預言稱這個體系極不合適，皇帝陛下會

被這種說法嚴重冒犯，在整個帝國的學者

中間會引起無數騷動。35

紀 理 安 和 白 晉 同 時 不 斷 地 向 歐 洲 的 修 會 的
領 導 們 寫 信， 表 達 各 自 的 觀 點。 這 封 信 對 紀 理
安 的 批 評 已 經 十 分 嚴 厲， 同 時 看 出， 在 這 種 爭
執之中，白晉對自己的研究充滿信心。

在 1712 年 12 月 30 日 的 一 封 信 中， 他 說
自 己 十 年 前 對 在 中 國 典 籍 和《 易 經 》 中 尋 找 解
決 禮 儀 之 爭 的 辦 法 還 不 是 很 清 楚， 但 是 隨 着 爭
論的深入，特別是耶穌會內部爭論的加劇，他越
來越有信心。他在信中寫道：

或許您同時也收到了我們之中其他人

的信件，包括我的上級。這些信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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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我，卻缺少有力的理由，有如一群

莫名驚慌之人所作，他們在這件事上（且

不用“不公正”一詞）簡直是盲目的。我

懇求您不要輕信反對者的權威和判斷，而

且應仔細地注意到，這項新的爭議正如以

往的那些，完全是關於中國古代書籍的真

正含義，其評價主要與皇帝陛下以及帝國

的重要博士們有關。若皇帝陛下以及重要

的博士們能採納由我提出的與基督宗教

完全契合的解讀，並當作正確合理的解釋

接受下來，就像他們已經開始做的那樣，

並且此後隨着研究的深入在天主的恩惠

下將更加堅定這種判斷，以至於對此深信

不疑。36

白 晉 與 紀 理 安 等 人 的 爭 執 非 常 激 烈。 紀 理
安 運 用 手 中 的 權 力， 利 用 各 種 方 式 來 壓 制 白 晉
的 研 究， 一 度 使 白 晉 處 境 非 常 困 難。 白 晉 在 信
中指名道姓地對紀理安提出批評：

此事完全是由葡萄牙的神父們以

及尤其是德意志的紀理安神父（Kilian 
Stumpf）支持的。他以難以置信的膽量
致力於摧毀我們法國人由最為虔誠的國

王以巨大的投入建立起來的傳教事業。37

白 晉 是 流 着 眼 淚 寫 這 封 信 的， 可 見 當 時 的 鬥 爭
之 激 烈。 然 而， 白 晉 並 未 屈 服， 他 堅 持 自 己 的
觀 點， 紀 理 安 越 是 反 對 他 研 究《 易 經 》， 白 晉
就 越 發 積 極 展 開《 易 經 》 研 究， 以 自 己 的 行 動
來抗衡紀理安對他的壓制。

他 依 然 堅 持 下 來 的 另 一 個 原 因 就 是 康 熙 帝
的支持。 38 白晉將這種矛盾也告訴了康熙：

臣白晉前進呈御覽《易學總旨》，即

《易經之內意》與天教大有相同，故臣前

奉旨，初作《易經稿》，內有與天主教相

關之語。後臣傅聖澤一至即與臣同修前

稿，又增幾端，臣等會長得 39知，五月內

有旨意，令在京眾西洋人同敬謹商議《易

稿》所引之經書。因 40寄字與臣二人云，

爾等所備御覽書內，凡有關天教處，未

進呈之前，先當請求旨請皇上俞允其先查

詳悉。臣二人日久專究《易》等書奧意，

與西土古學相考，故將己所見，以作《易

稿》，無不合與天教，然不得不遵會長

命，俯伏祈請聖旨。41

白 晉 直 接 向 康 熙 訴 苦， 告 訴 了 康 熙 他 在 研
究《 易 經 》 過 程 中 受 到 會 內 的 壓 制。 康 熙 帝 知
道 了 白 晉 的 處 境。 在 白 晉 最 為 困 難 之 時， 康 熙
帝 並 未 支 持 紀 理 安， 而 是 寬 容 地 支 持 了 白 晉。
在 1716 年 4 月 23 日，面對以紀理安為首的多
位 傳 教 士 不 滿 白 晉《 易 經 》 研 究 的 奏 疏， 康 熙
帝明確地說：

白晉他作的《易經》，作亦可，不作

亦可；他若要作，着他們自己作，不必用

一個別人，亦不必忙；俟他作完時，再奏

議。42

康 熙 帝 在 這 裡 說 得 很 清 楚， 不 管 情 況 如 何， 由
白 晉 自 己 決 定， 一 切 待 他 完 成 研 究 後 再 說。 正
是 康 熙 的 支 持， 使 得 白 晉 對《 易 經 》 的 研 究 堅
持了下來。

結論

白 晉 研 讀《 易 經 》 有 着 深 刻 的 文 化 背 景。
從 西 方 漢 學 史 的 角 度， 白 晉 的《 易 經 》 研 究 繼
承 了 衛 匡 國、 柏 應 理 等 來 華 傳 教 士 前 輩 對《 易
經 》 研 究 的 傳 統。 從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史 來 看， 白
晉研究《易經》是禮儀之爭所導致的直接結果。
面 對 禮 儀 之 爭 所 造 成 的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大 好 局 面
被 破 壞， 白 晉 表 現 出 了 思 想 的 焦 慮， 同 時 開 始
承 擔 起 維 持 利 瑪 竇 合 儒 路 線 的 重 任， 並 在 此 基
礎 上 向 深 度 展 開， 開 創 新 的 理 論。 一 個 來 華 的
傳 教 士 在 清 宮 與 皇 帝 一 起 研 讀《 易 經 》， 這 是
古 今 中 外 罕 見 的 歷 史 事 實。 面 對 耶 穌 會 內 部 的
排 擠、 打 擊， 尤 其 是 會 內 領 導 紀 理 安 的 壓 制，
白 晉 並 未 退 縮。 正 是 康 熙 帝 的 支 持， 使 白 晉 堅
持 了 下 來， 並 給 我 們 留 下 了 這 批 豐 厚 的 文 化 交
流史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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